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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且说，简短些罢。”
舒莞屏眉头皱紧，垂头看自

己的双手，仿佛上面写满了字迹。
“我从头寻索一年所历所闻，认为
先生之言或有偏颇。万玉大公任
用诸位将军实出无奈，她曾有言，
‘一切皆有报应’。先生如能亲自

探究河西，可知那里有规制有法
度，已是竭尽所能。我只求先生能
据情以度。这是我的一点恳求。”
“好吧，我不再把你看作‘总

教习大人’。是的，舒府与特使素
有旧谊。因为要说的太多，不再一
一举证，公子谅之。我这里着实没

有时间。我想告诉公子，那些‘府
上大人’非但不是圣徒，还是胆大
包天的狂徒、机心藏匿的野心家。
他们为了不可告人之图谋，须忍
耐，须伪饰，还会流下鳄鱼的眼
泪。究其根本，也只是悍匪而已，
所以必得倚重同类。如果这些人
真有未来，其宫殿一定是用累累

白骨做基！请公子记住：强盗无论
盖起多大的房子、摆下多大的筵
席，也仍旧是强盗。”

对方言罢，移前一步，一只瘦
骨嶙峋的手箍住舒莞屏的肩膀，
稍稍用力，然后直接摇晃着走向
屋门，不停歇地捶击门板。“先生，
请不要！先生啊！”舒莞屏阻拦、呼

叫，对方无视无闻。兵士闯入。“我
回囚房！”一句呼出，一只脚跨出
了门槛。两个兵士将人扭起。憨儿
和武士闻声赶来，兵士们早已堵
在门前。副官向舒莞屏拱手：“大
人费心了。”

兵士把人押走。这是上午九
时，天色昏暗。“大人，我们如何是
好？”憨儿喊着。舒莞屏说：“去见

将军！”
猞猁胆刘通不在，副官说：

“将军去营地巡视了，大人。”“关
系重大，切勿延误。”舒莞屏色正
语厉。副官点头：“在下自然知
晓。”两天过去，舒莞屏几次登上
那个高大的庭院台阶，大门仍旧
紧闭。他再去囚室，兵士把守胡

同，不得通过。憨儿与武士火起，
舒莞屏劝止他们。傍晚副官来到
客房小院，做个手势让憨儿规避，
对舒莞屏说：“总教习大人不辞辛
劳，令人感佩。谁知偏偏遇到顽
石，无缘度人啊。将军从外营传来
口令，明日正晌午时要在大沙河凌
迟两个叛逆，就是参与起事的副都

统。本该与革命党人一并施行，将
军说先做自家事罢。”

舒莞屏身上一栗：“真要如
此？”“军中无戏言。请大人亲临
沙河监刑。”舒莞屏觉得喉咙那儿
塞了赤炭，连声呕咳。副官说：
“府上牒令未涉逆贼，也就不必延
宕，多一日不过多些苦楚罢了。”

舒莞屏呼道：“三人同案，须一起
了断！容我面见将军再做裁处！”
副官哼唧几声，咕哝：“大人，明
日正晌午时。”

舒莞屏整整一天都在等候将
军，憨儿与三位武士陪伴身侧。入
夜时分终于有了车马声，一头栗色

大马踏踏而来，正是将军。“总教
习大人！”将军拱手，请舒莞屏入
内叙谈。

舒莞屏说事务紧迫，明日辞
别大营，行前须议定两件要事：一
是两位副都统暂缓处置，事涉南
方革命党人；二是与首犯做最后
商谈。舒莞屏再掷重言：“来去不

过五日，一切由府上裁定，待牒令
一到，将军便可自行决断了。此为
半年急遽变化之战局症结，委实
不敢再有一丝疏失。”猞猁胆刘通
沉默不语，起座踱步，盯着烛光：

“那就等府上牒令罢。不过区区五
日耳。”

当夜舒莞屏即与憨儿来到囚
房。兵士递与一支火把，退到一
旁。火把映出一双尖利的眼睛。
“先生，我前来辞别，有要事说与，
请先生听好。窃以为韧忍坚卓之
士不妨周旋，先生大可暂且允诺，

随我返回，一切再作道理何如？”
他将火把稍稍移近，对方随即推
开，面向一团夜色：“公子煞费苦
心，我自然心领。请一并说尽吧，
我洗耳恭听。”
“我与先生相见恨晚，视为兄

弟。没有别的话了，只求先生与我
一起返程！”

一句出口，一行热泪淌下两
颊。舒莞屏期待一声应允，屏住呼
吸。夜色中发出一问：“那座沙堡
岛，我若进入，能否走出？”
“当然！只要先生愿意！”
“可爱的公子！你既称我兄

弟，那就听一句兄弟之言吧！公子

其实早已陷入囚室，那里只比眼下
这间大出许多而已！公子身心俱
禁，再也无法脱身了！你一心将我
移出这间脏臭的小囚室，却要引我
去更浊更脏的大囚室，怎不让人恐
惧？公子既然恕我怜我，那就不必
赘言，独自归去吧，早些忘掉这次
糟糕的公干。回吧公子，这里不宜

久留！”
冰冷决绝之声。门外声息远

循。舒莞屏悄声呼叫，再无回应。
他蹲下来，一字一字说得沉实：
“兄弟，我记住您的话，也请

您记住我的话，等候和忍耐。我即
便挨到山穷水尽的一刻，也要求得
府上大人的一道赦免牒令。”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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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程还算顺遂。最后一程的
终点即是那座青石码头，舒莞屏下
船后，一眼看到了绛色厢车。“小

棉玉！”他低声呼出一句，悲伤难
抑。岸上，那个身着披风的女子翘
首以望，看这几个人，看他们身后
的船。舒莞屏走近的时候，小棉玉
才如梦初醒般叫道：“公子！”

车子急速驶向青杨路。舒莞
屏看着小棉玉：“我要尽快见到万
玉大公！”他想让车子即刻折向另

一条路，口中喃喃：“我要拜见大
公，再也不能耽搁！”小棉玉像刚
刚明白过来，摇头：“我们这就去
冷大人那儿。他一直在等。”

黄昏笼罩，那些草顶大屋像
巨兽栖于疏林。鸽子归巢，一只鸟
儿都没有。几个黑衣人无声无息穿
过林隙。车子停下。憨儿走在前

边，打开廊门。冷大人那边还没亮
起烛光，需要待些时候。小棉玉说
一起晚餐，催人送来食盒。她将碗
碟一一摆好，把汤羹端到舒莞屏面
前，然后伏下身子，像小鸟一样啄
食。她擎起汤匙时惊住了：舒莞屏
身子歪到一旁，发出了轻微的鼾

声。她将披风搭在他的身上。
（未完待续）

这时，只听远处蒋存驴他娘哭天抢地地喊上山
来：“你个扫帚星哪，把娘害苦了哇！怀你那年，娘
就看见扫帚星了。没想到，你还真成了扫帚星……
把老娘一个人撂到半路上咋办呀……”
“扫帚星”是附近几个乡镇对蒋存驴的称呼。

他娘也老这样骂他。
蒋存驴打小就不好好念书，小学一毕业，就成

了“街溜子”。都说他坏得出奇：从窗户缝里给女老

师房里放菜花蛇；还给女同学书包里塞活老鼠；以
致后来偷鸡摸狗、扭门撬锁，几乎就是“哈 ”的代
名词。有时见天都有来给他娘告状的，他娘见面就
骂，抓住啥都朝他身上砸：箩筛、栲栳、板凳、水瓢、
锅盖、吹火筒，甚至包括铁锤、斧子、弯刀、锄头、钉
耙。薅住啥就是啥，砸了、打了、砍了、戳了，他一蹦
八尺高，死到外面混几天，但还是要回来看娘。对娘
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孝子。无论如何，都得给娘把

柴火剁好，米面油弄齐扎；有时还拎回猪项圈或野
味兔子、麂子腿、果子狸啥的，并百般赌咒发誓，说
是买的或自家逮的。总之，他爹修水库那年淹死后，
娘是既痛恨又挂牵着这个孤零零的命根子。哪怕瞎
到骨头缝里了，但儿子还是自家的亲！

当几个人拉着拽着他娘，让在月光下看一眼
儿子时，她一下扑到他身上，使出浑身力气，把已

死得硬翘翘的蒋存驴，又揍了个稀里哗啦：“你死
你死你死你死去吧，你个扫帚星，撇下娘，叫娘怎
么活呀……”村上来的人多，硬是把他娘抬到拖拉
机上拉走了。

孙铁锤也赶来了。南归雁问他怎么办。蒋存
驴毕竟是北斗村人。孙铁锤还抽抽搭搭直抹眼
泪，动了真情地说：“好兄弟呀！他这是因公啊，得
有个说辞！”

到底把人抬到派出所，还是抬回村里，大家商
量了半天。村干部一哇声要求抬到派出所去。毕竟
是出警撵人死的，你派出所得负责到底。南归雁坚
持要让抬回村里。因为“点亮工程”最近请来不少
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镇上机关都住满了，办丧事
不方便。村里人越聚越多，都坚决不让把“凶死”的
人朝回抬。孙铁锤也在里面使暗劲。最后何首魁决

定：“抬到派出所吧，我们负责到底！”
南归雁当晚就协调处理后事，会开完天都大

亮了。因为何首魁身负重伤，不仅脸上破损大，颈
椎、腰椎都有问题，不得不躺在卫生院接受治疗。
这边处理后事领导小组虽然是南归雁亲自担任组
长，可真正牵头办事的，还是安北斗。一来他是村
里人，熟悉情况；二来听说因蒋存驴突然出事，温
如风答应再给一个月时间。因此，这桩迅速就闹得
不可开交的事件，安北斗就不得不临危受命了。

灵堂设在派出所道场上，地方倒是宽展。从粮

站借了几块大帆布，赶早上太阳出来时，棚子就搭
好了。棺材也是就近买的，一个老人说是要留着自
己睡的，却遇见公家出了满意的价钱，就言不由衷
地说：“既然是公家征用，小老百姓还能说半个不
字？就让叫驴睡吧，谁睡不都是睡，只是可惜了一
副好寿材！”这里边还有一个巧合：棺材就停放在
离派出所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口，老人每年都会给

内外上一遍土漆。漆干后，还会翻进去仰躺着睡一
个时辰，说是既能治腰腿疼，还有利于延年益寿。
就在去年夏天油漆完，叫驴突然从派出所那边跑
过来，一个箭步蹿进去，跟老人并排睡了半天，还
一个劲地让老人别乱动。事后老人才知道，他是在
派出所拿老虎钳子夹了一个偷化肥贼的手指头，
何黑脸抄起警棍要抽他，才一箭射出来钻了棺材
的。既然早都抢过，那就让他睡去好了。这事一时

还传成神话了。
当一切都布置停当，把蒋存驴放进去，用一个

大台球案子将棺材安置到灵堂中间时，蒋家凡沾
点边的亲戚都闻风而动了。包括过去提起叫驴，都
恨不得拿砖头砸死的远房叔伯婶娘、侄儿侄孙，大
大小小五六十号人，或悲恸欲绝，或披麻戴孝的，
都簇拥着他娘，从四辆挤得满满的拖拉机上跳下
来，哭得一个镇都天摇地动起来。

镇上干部上了一半，其余还得顾及“点亮工
程”，可接待的人手仍是不够。最后南归雁让从其
他村又抽调了一些干部，县公安局也来了人，才算
把场面稳住。

除了哭闹，主要还是谈判条件。
何首魁无论如何都在卫生院躺不住了，非要

回派出所。医生说移动有危险，可他说就是躺，这

阵儿也得躺在所里。没办法，就把他搬运回派出所
了，并且他要求就躺到灵堂里，陪陪存驴。

入殓时，何首魁一再交代，给存驴穿身警服
走，并且要新的。他说蒋存驴同志多次表示过这种
愿望，出警时，希望给他穿身警服，哪怕给顶帽子
也行。可他始终守着这个底线，警服不能随便让他
穿。他至多就是个内部掌握的联防队员，并且不能
公开讲，因为他口碑实在太差，怕打派出所的脸。

如今连命都搭给派出所了，穿身警服又算什么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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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小看右手腕上别人送的电
子表，离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二十
六分钟，送她手表的人没来。那人
说，就算睡过头也不会迟过半小
时。福小轻巧地跳上船，拉开褪色

的绿色旧雨布钻进一堆煤炭里。
如果能迟到二十六分钟，就能迟
到半小时；能迟到半小时，就能迟
到一辈子。没什么好解释的。（他
说，就算睡过头。）如果这样的凌
晨都能睡过头，那她不相信还能
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及时醒来。
煤是黑的，雨布里的光线几乎跟

煤一样黑，她把电子表解下来，想
扔掉，转念一想，异地他乡同样需
要手表告诉她此刻身在一天里的
哪个位置，于是将表戴到了左手
上。以后决不将手表戴在右手上。
送表的时候他说，女孩子把表戴
到右手上，洋气，然后小声地贴到
她耳朵上说，也性感。柴油发动机

响了，船像做梦一样晃悠起来，没
有人在岸上呼喊她的名字。

洋气———性感。她仰脸躺到

煤堆上，两串眼泪掉下来。她在黑
暗里说：
“屁！”

他不来她也得走。
他们是同班同学，同桌，但只

在同学看不见的地方好。“好”有个
隆重的名字叫“早恋”。他说不能让
任何人看见，到处都有他妈妈的眼
线。他们从运河的南岸去学校参加
高考模拟考试，他着急，她却想和
他一起慢慢走，拽着他的胳膊，把

他的每一步都拉下三分之一，为此
差点误了考试。迟到半小时不得入
场，他们迟到了二十八分钟。出了
考场他还一头汗，要是让他妈知道
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妈就这么重要？”
“如果你是我妈，你就知道她

重不重要了。”
她说：“好吧，你妈重要。”
他不来她也得走。再待下去

她会疯。跟功课没关系，以她的成
绩，念不了好大学念个二流的大学
应该没问题。但她受不了了，一看
见父母脸上像皱纹一样与日俱增
的忧伤，她就自责和愤恨；看见祖

母颠着脚幽灵一般进进出出那座
倾斜得随时都会坍塌的教堂，她也
自责和愤恨。祖母的表情接近于
空白，你可以想象一张揉皱了的白
纸，祖母的表情就那样，那张脸上
唯一的内容就是皱纹。父母脸上
的皱纹与祖母的区别在于，前者

在追赶，后者在深化。他们长久地
沉溺于丧子与失去孙子的悲痛里。

起码看上去如此。他们的生活里
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静寂的悲哀，
即使在饭桌上，即使饭桌中央放着
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肉。从山东
顺运河而下来到花街的父亲，景侉
子，一生嗜肉，他对红烧肉的热情
令人发指，他指着一大碗红烧肉用
山东话说：我的人生观。这是天赐

死前的事。天赐死后，他的红烧肉
胃口更大，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
吃红烧肉像往嘴里掀颤巍巍的大

石头，两个嘴角一起往外冒油；但
他再也不指着红烧肉说，那是他
的人生观了。

福小做了噩梦：看见弟弟在
船上走，像渔夫和水手一样对她
做鬼脸；弟弟在水里游，露出鱼一
样的脑袋，两只眼长在太阳穴上，
咧开嘴对她笑；她看见雾气朦胧

的半空里飘下来一张张正在滴血
的照片，天赐在照片上从不同的
方向用各种怪异和悲苦的表情盯
着她看。还没醒来她就开始自责
和愤恨，直到哭声和尖叫声响起
来，她醒来。遇到所有比她小两岁
的男孩，她也自责和愤恨；甚至听

见别人叫“弟弟”、小她两岁的男
孩叫“姐姐”，她都自责和愤恨。在
高三这一年，她觉得积累经年的
自责和愤恨终于全方位爆发，以
至于无边无际到她无论如何也安
慰和说服不了自己。

福小端着报纸走了神，逐一
想过噩梦里的弟弟。手机里响起

了敲门声，短信来了。天送最喜欢
敲门声，门响说明妈妈回来了，所
以他强烈要求福小将手机铃声都
设成敲门声。短信是嘭嘭嘭三声，
电话是一连串嘭嘭嘭。高天短信：

喝多了，今晚不去总控制室了。
福小回：忙你的。

高天回：有事给我电话。喝多
了，难受。

福小回：早点睡。
回完了她以为事儿就完了。

敲门声又响。
高天说：福小，你知道我难受。
福小就烦了。没见过这么腻

腻歪歪的男人，总把自己的那点
儿小情绪放大到天上去，福小不
再理他。两分钟后他又来短信：福

小，我真的煎熬。福小用鼻子笑一
下，你可以不煎熬。但毕竟是因为
自己，福小还是回了他一条：睡醒

了啥事都没了。
第三副总高天喜欢福小，整个

物业公司的人都知道。高天本人也
不避讳，晚上没事就往总控制室
跑，在那里他可以通过电梯里的探
头看见福小，还可以用对讲机和她
说话。高天三十六岁，离异，女儿判
给了女方，人不错，条件也没得说，

平常挺照顾福小。他给福小安排的
宿舍是电梯工里最好的，在地下室
最靠近出口的一居室，理由是孩子
需要新鲜空气；除了上厕所和应付
突发事件，电梯工里能在上班时间
离岗十分钟的人，只有福小，理由
也是孩子，她需要在心里不踏实时

回家看看。此人优点一大堆，否则
早被更大的领导和员工们在背后
指戳死了。但他在天送的问题上就
是拿不起放不下，让福小很看不
上。他总问，天送真是领养的？头两
次福小还认真回答，是，可别跟天
送说。问多了她就知道问题来了，
他怀疑天送是私生子。到这里她也

能理解，因为天送像天赐，跟她当
然也比较像。问题是，他倒不是多
在乎天送是个小拖油瓶，在乎的是
福小跟别的男人生过一个孩子。你
想，跟别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他
立马觉得这不洁让他受了侮辱。

莫名其妙。福小想不明白，一

把年纪了，男女那点事又不是不
懂。你不就是在意我有过男人吗？

那就坦白地告诉你，我有过男人，
不止一个，十年前开始不是处女。
她的确经历了不止一个男朋友。
十七岁的秋天，她在船上不时地探
出脑袋，希望能看见一个男孩在岸
上追着船跑。她想船速不快，腿脚
没毛病的都追得上。

（未完待续）


